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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连达 　 中药药理学专家 。 １９３４ 年 ７
月 ２４ 日出生 ，辽宁省沈阳市人 。 １９５６ 年毕业
于北京医科大学 。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
员 ，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 ，教授 。 长期从事科
研医疗工作 ，在推进中药药理学的学科发展
与科技进步方面取得成就 。 在“自体骨髓干
细胞经心导管移植治疗冠心病的研究”中 ，将
中药与干细胞移植合用治疗冠心病 ，优势互
补 ，显著提高了疗效及干细胞移植成功率 ，为
冠心病治疗开拓了新领域 ，解决了医学界心
肌细胞不能再生的难题 。 在“血瘀证与活血
化瘀研究”领域 ，研制多种活血化瘀新药 ，提高
了中药研究及新药研制水平 ，使活血化瘀成为
我国中医治疗冠心病的主流治法 。 获国家科技
进步奖一等奖 ，卫生部科技进步奖甲级奖以及
各级科技成果奖 ２０ 项 。 出版专著 １７ 部 ，发表
论文 ２３０篇 。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献身中医事业 ，鞠躬尽瘁 、死而后已

１９３４ 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。 １９５６ 年毕
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 ，分配至中医研究院
西苑医院从事医疗 、科研 、教学工作 。 现任中国
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、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 、
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 、国家新药及保健
品审评委员 、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 ；第七届北京

市人大代表 ，第八 、九 、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，并担
任多种学术团体 、杂志的理事 、编委等职务 ；“五
一”劳动奖章获得者 。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
院院士 。

先后完成 ７０ 多种中药新药的研制或药理
学研究工作 ，获得新药证书 １８ 种 ；“血瘀证及
活血化瘀研究”获 ２００３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
等奖 ；“双龙方与自体骨髓干细胞经心导管移
植治疗冠心病的研究”获得 ２００３ 年度中华中
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；１９７０ 年建立的中
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 ，得到学术界
公认 ，并成为国家标准 ；目前还作为主要负责
人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、国家“９７３”项
目和科技部项目 ，累计发表论文 ２３０ 篇 ，出版专
著 １７部 。

一 、出师未捷 ，当头一棒
我出生于沈阳的一个西医世家 。 耳濡目染

的家庭熏陶 ，使我进入医学院校投身于医学事
业 。 １９５６ 年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 ，被分
配到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儿科临床工作 。
１９５７年到 １９５８ 年期间 ，麻疹在国内暴发流行 ，
往往并发腺病毒肺炎 。 当时腺病毒在中国还是
一个新的病原体 ，麻疹合并腺病毒肺炎的死亡
率最高曾达到 ３０ ％ 左右 。

在对这些弱小生命的救治过程中 ，我发
现孩子的死亡原因多是由于急性循环衰竭 ，
虽然有些中药十分有效 ，但以汤剂的形式给
药往往缓不济急 ，病情危重的孩子 ，其生死
多决定于几分钟之内 ，我想“如果能在几分
钟之内就把中药给到体内 ，这些孩子就可以
救下来了” 。

然而当时并没有更好的给药方式 ！ 眼睁
睁看着可爱的小生命在死亡线上挣扎却束

手无策 ，我内心深处隐隐作痛 。 我想 ，如果
能够把这些中药做成注射剂 ，就可以迅速起
到保护心脏的作用 ，那么肺炎的其他症状就
完全能够控制 ，绝大多数孩子的生命就能得
到保障 。 我深刻意识到必须改进中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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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 ，这一想法在当时却没有得到支持 。
尽管如此 ，我的科研热情并没有丝毫减弱 ，自己
掏钱买药 、买实验动物 ，借来了仪器设备和一间
房子 ，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进行实验 。 这样
做的结果是“实验室”被封 ，我本人也受到了严
厉的批判 。

我的第一次科学研究就此夭折 ，而我却由
此下定了决心 ：“为了救这些孩子 ，一定要把中
药研究搞上去 ，一定要做出急救药 ！”

二 、白手起家 ，艰苦创业
１９７４ 年 ，我已是临床经验比较丰富的主治

医师 。 当时西苑医院来了新的领导 ：院长 ———
老红军严荣 、书记 ———转业军人齐雷 ，他们知道
了我的想法以后表示支持 ，同意我从儿科临床
改行从事中药药理研究 ，并拨给我一间实验室
和 ４００ 元科研经费 。

面对改行的抉择 ，我没有犹豫 ，一定要把中
药研究搞上去的信念支持着我 ，我要从零开始 ，
开拓中药药理研究的新领域 。 ４００ 元的科研经
费今天看来简直是儿戏 ，但在那时已经是“不得
了的支持了” 。 所谓实验室是一间 ９ 平方米的
卫生间 ，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和一只大浴盆 ，当
时后勤指示“不得改动室内设施” 。 我不得不
“因地制宜” ：找来一块大木板 ，搭在浴盆上权充
实验台 ，抽水马桶则成为坐椅 。 就这样坐着马
桶 ，趴在浴盆上 ，完成了第一个科研课题 ———
枟冠心 II号对应激性心肌血管内血小板聚集的
影响枠 。 论文在枟中医杂志枠上发表后 ，引起了学
术界的震动 。 首战告捷 ，继“冠心 II 号”之后 ，
又开始了“生脉散”等一系列药物的研究 。当时
我已经意识到 ，中医药研究仅仅停留在临床上
是不够的 ，必须采用一些现代科学的方法进行
研究 ，必须开展动物实验 ，因为药物的安全性和
疗效必须先在动物实验中得到验证 ，然后才能
用到人的身上 。 这样就需要构建一套有效的评
价标准 。在今天通行的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
技术规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坐在这特殊的

“椅子”上写下的 。

三 、狂风暴雨 ，百折不挠
１９８２ 年 ，正当我奋斗在中药药理研究征

程上的时候 ，一连串的意外和不幸落到了我
的头上 ——— 为了调整实验室的布置 ，需要拿
掉一块重达 ３００ 多公斤的水泥解剖台 ，当带
着几个学生亲自动手时 ，因用力过猛而扭伤
了腰 。 骨伤科的专家建议只要及时治疗并
卧床休息一段时间本可早日康复 ，但当时恰
逢第一届全国中西结合大会召开 ，我必须做
大会的总结报告 ，待我夜以继日地赶写出这
篇报告后已经站不起来了 ，只好坐在轮椅上
到会作报告 。 随后就被直接送到病床上 ，足
足躺了一年 。

祸不单行 ，紧接着 ，我年近八旬的老母和妻
子先后因焦急而病倒住进了医院 。而我刚刚参
加工作的大儿子每天下班后 ，不得不在三所医
院之间往来奔波 ，极度的疲劳使他一病不起 ，终
于不治 ，年仅 ２４ 岁 ！

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几乎把我击垮 ，但我
含着泪 、咬着牙 ，又回到实验室 ，回到中医药研
究中 ，回到没日没夜的工作中 ，也许只有这样才
能减弱和抚平我心中的伤痛 。

我深刻体会到搞科研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

那样 ，出了成果很光荣 ，又是鲜花又是奖状 ，他
们很难理解鲜花和奖状背后的艰辛 ，有时还要
付出沉重的代价 。 最近的 ２０ 多年 ，科研工作的
内外环境都好了 ，我们能够一心一意地搞科研
了 。 当然 ，我们面临的学术问题还有很大的难
度 ，医学研究本身就很难 ，而中医药研究就更
难 、更复杂 。 但无论如何 ，我把一辈子的精力都
献给中医药事业的决心没有动摇 ，这一条路我
要走到底 ！

四 、坚持创新 ，推动中医药现代化
我在学术上的主导思想就是在继承的基础

上发展创新 。 我认为 ，继承是重要的 ，但继承不
是最终目的 ，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发扬 。

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医药研究 ，必须坚持百
花齐放 ，只要是研究中医中药 ，只要研究工作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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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于中医中药的发展 ，不管采用什么思路 、途径
或手段 ，都应当赞成 。 不要把千军万马逼到独
木桥上 ，以某一种思路或某一条途径来局限我
们自身的发展 。 要确实做到“古为今用 、洋为中
用” 。 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工作热衷于用现
代的方法证明古人的正确性 ，通过大量的研究
来说明古人在 ３０００ 年前就如何正确 、如何伟
大 。 当然 ，这种论证也重要 ，但光证明老祖宗伟
大是远远不够的 ，应该把先人的经验用于今天 ，
为今天的人类服务 。 同时 ，不能排斥国外先进
的技术 ，要“为我所用” ，而不能跟在洋人后面
“爬” 。 正是因为我们积极采用国外的先进技
术 ，用于中医药的研究 ，使我们在“血瘀证”和
“活血化瘀”的研究领域里能够走在全国的前
面 ，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 。 如 １９７８ 年我们率
先在国内建立了心肌细胞培养方法 ，把心肌细
胞培养技术用于中医药的研究 ，实现了一次理
论和方法学的创新 ，由此开拓出中药的细胞药
理学研究领域 。

近年来干细胞移植治疗冠心病的研究发展

很快 ，但国际医学界在研究干细胞移植方面遇
到一些技术难题 ，比如 ：来源少 ，伦理道德问题 ，
异体移植的排斥反应以及胚胎干细胞有致癌的

潜在危险等 ，这些因素使国外在实验研究方面
进展迅速 ，论文报告非常多 ，但在人体应用方面
的进展却相当缓慢 。

我们采用自体骨髓干细胞 ，以导管介入移
植 ，并辅以复方中药治疗冠心病获得初步成功 ，
解决了困扰干细胞移植的技术难题 ，发挥了中
西医结合优势 ，为冠心病的治疗开拓了新领域 ，
中药加干细胞移植是最古老的医学和最先进的

医学相结合产生了最好的效果 。中医药的生命
力在于持续不断的创新 ，创新是中医药现代化
的根本保障 。

五 、光明磊落 ，清白做人
在新药审评 、成果鉴定等各项工作中 ，作风

正派 、学风严谨 、刚直不阿 、光明磊落 ，是我一贯

的作风 。
一次某厂家通过某学会召集了一些专家 ，

为罗布麻降压内衣进行鉴定 。我在会上明确表
示“罗布麻内衣降压”没有科学根据 ，旗帜鲜明
地说 ：“我支持你们搞综合利用发展地区经济 ，
但搞伪科学是错误的 。”说完 ，我拂袖而去 。

在评审新药中 ，我坚持必须兼顾国家 、人民
和厂家三方面的利益 ，提出要“一审二帮” ，在原
则性的重大技术问题上要严格把关 、六亲不认 ；
而在一些非原则的技术性细节上则灵活掌握 ，
热心帮助厂家进行改进 ，从不故意刁难 。 我认
为当时的药厂和科研单位水平所限 ，研究经验
特别是研究中药的经验不足 ，不知道怎样做才
是正确的 ，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 ，对他们进行指
导 ，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 ，促进我国中药产业的
发展 。

我这种做法“得罪”了一些人 ，但更多的药
厂或科研单位则感受到了我肯于助人的真诚 ，
同时被我严谨的科学态度所折服 ，以至一位国
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负责同志视察各地中药制药

企业后 ，对我说 ：“你在各药厂的口碑极好 ，你这
个没有丝毫通融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好的人缘 ？”
我的想法是 ，药是用来治病救命的 ，如果安全
性 、有效性没有保证 ，当然要坚决卡住 ，这是我
们评审委员的职责所在 。 但如果新药的确是安
全有效 ，又何必揪住一些细节或一两个错别字
不放呢 ！ 总之 ，凡是有益于人民健康 、有益于中
医药事业发展的事就要坚决去做 。

２００３ 年 ，我们在中医药科学研究领域里喜
获丰收 。 这一年 ，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并
荣获“五一”劳动奖章 ；与陈可冀院士合作进行
的“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研究”荣获国家科学技术
进步一等奖 。 这一凝聚着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
精华 ，凝聚着无数中医药学者心血的科研课题 ，
通过刻苦攻关而最终获得了我国科学技术进步

的最高奖项 ，昭示着古老的中医药在现代化的
道路上迈出了巨大而坚实的一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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